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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民间习俗、方言土语、生活风情以及咱山东的民间
特色吃食，无论您对哪方面有研究或感兴趣，都可以给本
版投稿。假如您是生活在老城、老街里的“百事通”，也欢迎
您到“口述城事”里来跟我们唠唠嗑。

●电子邮箱：wanghui3050@126 . com

■民俗与传说

秃尾巴老李在山东
送父亲
一块精神菜园

■齐鲁美食

鲁南品秋

□王庆安

关于秃尾巴老李的故事，
在山东各地流传甚广，并且民
间认为秃尾巴老李的家就在山
东。这一现象颇值得玩味。

各地流传的秃尾巴老李故
事虽然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
但主要情节其实是一致的：居
住在某一地区（该地区往往在
夏季经常出现龙卷风）某一村
庄的某一户人家（其姓氏众说
不一，但大多数故事传为李
姓），婚后妻子多年不孕，忽一
日感而有孕（怀孕的原因也有
各种说法，有的说是因为吃了
李子或者桃子，有的说是到河
边取水时被龙“戏”了，也有的
说是在自家门口被一个白胡子
老头——— 其实还是龙王碰了一
下身子），后来产下一个怪物
（有的说是个肉蛋，切开后是条
龙，有的说生下来就是条小
龙），状如巨蛇，颜色黢黑，而且
有鳞有角，每次吃奶时身子盘

在梁上，把母亲吓得要命。其父
见状以为是个妖怪，随手摸起
刀（也有的说是斧头）去砍它，
结果砍断了他的尾巴，所以成
了秃尾巴龙。

这条龙长大后时而变成人
形，时而又变成龙形。变成人形
时给地主扛活，力大无比，饭量
惊人，能承担常人根本不可能
完成的工作，除此之外倒也老
实本分。后来去了东北。当地有
一条白龙江，里面住着一条白
龙，这条白龙品行不端，经常无
端兴风作浪，致使江水泛滥成
灾，淹没农田，毁坏庄稼，冲倒
房屋，淹死百姓无数。秃尾巴龙
看不下去，决心为民除害，要把
白龙除掉。事前他料定是场恶
战，于是化作人形（也有的说是
托梦）在江边求人帮忙，他告诉
人们准备好馒头和石头（也有
的说是石灰），于某月某日某个
时辰前往江边，见白浪上翻时
就往里投石头（石灰），见黑浪
上翻时就往里投馒头。由于秃

尾巴龙平日里为人实在而又随
和，经常帮助别人，人们都亲切
地称他“老李”，所以人们都真
心实意地帮助他。他最终借着
人们的帮助杀死了白龙，自己
也被玉帝批准管理那条江，那
条江从此成了黑龙江，他便是
黑龙江的龙王了。

据说秃尾巴老李战白龙时
出了很多汗，而他是条黑龙，所
以出的是黑汗，黑汗把江染黑
了，黑色的江水渗进两岸的土
地里，土地于是变成了黑色，而
且特别肥沃，不用施任何肥料
也能长出好庄稼。另外，秃尾巴
老李对山东老乡特别友好，山
东人在黑龙江上撑船时，江里
的鱼会自动往船上蹦，那是秃
尾巴老李送给老乡的礼物。据
说在黑龙江行驶的船上，只要
有山东人，就不会翻船，所以每
次开船之前，船家都要问“有山
东人吗”，不论有没有，乘客们
都会答“有”，因为厚道的秃尾
巴老李并不追究是不是真老

乡，只要听说有老乡就一概照
顾了。秃尾巴老李还是个孝子，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山东老家
给母亲上坟，由于他腾云驾雾，
挟风带雨，所经之处必然风雨
大作，并且往往夹杂着冰雹，所
以他每次回山东时，带给家乡
的都是或大或小的灾难。

秃尾巴老李这一神话的民
俗意义非常丰富。从民俗学的
角度考察,秃尾巴老李实际上是
山东人自己造出来的神。我们
可以看出，秃尾巴老李性格里
明显带有山东人的特点：忠厚、
老实、本分，但是好打抱不平，
眼里揉不得沙子。这一神话的
原始功能，主要还是试图解释
两个问题：为什么会有龙卷风；
黑龙江水为什么是黑色的。当
然，稍稍具备科学常识的现代
人都知道，这种解释是不对的。
但是民俗事象是不能用对不对
来进行评判的，其中包含的先
人们探索世界的艰难与酸辛，
似乎更值得我们体会。

□付体昌

2006 年春天，我正在江苏出差。那天
小妹发来短信提醒我，下周六是父亲生
日，要我记得打个电话回家。正在长途车
站候车的我，放下电话盘算着送父亲一份
什么样的生日礼物好呢？吃的喝的用的家
里啥都不缺，我突然想起父亲喜欢看报
纸，他还常叮嘱我不要放下手里的笔，就
写一篇文章送给父亲作为生日礼物吧。

汽车抵达南京时夜幕初临，文章已经
构思好了。刚到办事处，我不顾一身疲惫
打开了电脑。一个小时后，那篇题为《我与
父亲的经济往来》的稿子写好了。晚上，又
把文章仔细修改了几遍，第二天中午买了
份当地晚报，按照副刊的电子邮箱发了过
去……

平时我喜欢写点东西，正是受父亲的
熏陶。上中学时，父亲在镇供销社工作，办
公室订了《大众日报》《齐鲁晚报》，父亲喜
欢当时的“今周刊”深度报道，我更喜欢那
些优美、朴实的散文。三年间我把所有喜
欢的文章都剪下来，贴在本子上，很多都
能背诵。至今想来，正是那段剪报、读报经
历，给了我最初的文学启蒙，让我学生时
代作文就出类拔萃，至今受益匪浅。

那篇文章写完之后我自己也很感动，
果然，第三天就在那家晚报的副刊头条发
表了。买到报纸后我给父亲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为他写的“生日礼物”见报了，父亲
非常高兴，叮嘱我一定要“用挂号”把报纸
给寄回去。

后来这篇文章被媒体广泛转载，还被
收入多本青少年图书，到 2006年底，一共
收到稿费 1430 元。我复印了刊发这篇稿
件的报刊和稿费汇款单，装订成册，把那
笔稿费存在农行卡里，春节回家送给了父
亲。那个春节父亲过得最自豪，逢家里来
客，他都拿出那件“礼物”显摆一番。

临行，我怂恿父亲，农闲时不妨提起
笔写一下以前的经历，我负责修改，“或许
能发表哩”。一向不爱动笔的父亲竟然答
应了。
“五一”我回家时，母亲从板箱里拿出

一沓摩挲得有些脏的信纸，字密密麻麻，
“这都是你爸写的，看看吧。”

总共有二十多页，有很多错别字，但
一笔一划很认真。父亲初中都没读完，15
岁就去参军了，文字水平的确有限。那些
掺杂着错字、白字的故事让我第一次走进
父亲的精神世界：《我家的新房子》《马颊
河的大鲤鱼》《一件军装》……语言拙朴却
很生动，那些事他之前从未提起。

我把这些精彩的故事全部打印出来，
归类整理。2008 年在《齐鲁晚报》举办的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征文中，我把父
亲写的一篇《一件的确良军装》投了出去，
第三天编辑老师发来邮件，让我翻拍了父
亲穿军装的照片。10 月 22 日，父亲的第
一篇文字《一件的确良军装的回忆》配照
片发表了，我买了 5份报纸收藏。

我立即把这个喜讯报告给了父亲，电
话那端我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不少乡亲
看到了这篇文章，对父亲更是刮目相看。

2008年年底，我结婚前夕，计划把自
己近五年间发表的文章，印一本书，给来
访的亲友做礼物。在书稿的最后一章我精
心挑选了父亲的6篇文章放了进去。结婚
那天，父亲把我们“合著”的新书《开往春
天的拖拉机》发给亲朋时，他神采奕奕，仿
佛年轻了很多岁……

以前冬闲，父亲喜欢睡觉、看电视，现
在他养成了动笔写字的好习惯。每次回
家，我都能看到父亲的“新作”，那些带着
泥土味儿夹杂着白字的乡间小事，仿佛一
片开满鲜花的菜园，生趣盎然。我还在陆
续整理“翻译”父亲的“作品”，虽然发表的
稀少，可带给父亲的乐趣和“成就感”是巨
大的。

作为农民的儿子，我在异乡的城市里
为生活打拼，没有金钱，没有权力，不能让
父亲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我通过自己的方
式为父亲构建了一处精神“菜园”，在那里
父亲找到了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快乐。

□刘琪瑞

秋色渐浓了，田野里一派
亮丽，园里的瓜果、田里的稻菽
丰收在望。掰一穗胀鼓鼓的青
玉米，拔一墩白生生的落花生，
再扒出一两只敦实实的黄地
瓜，看看这些新产的秋粮秋果，
便觉心里熨帖、踏实；稻谷黄
了，高粱红了，豆棚下鲜嫩的扁
豆、眉豆、秋黄瓜青秀可人，南
园谁家的老南瓜透出一派橙
黄，和爽的金风里，你甚至能嗅
出那股甜丝丝的香味来……到
乡下尝新吧，吃一吃香甜可口、
滋润舒贴的农家饭，尝一尝鲜
爽醇正、余香缭绕的农家菜，整
个身心便在秋日明媚的阳光里
陶醉了。

我的家乡在鲁南小平原
上，初秋时节，庄户人家就有采
摘半熟的秋粮秋果“尝新”的习
俗，做一些鲜爽诱人的小吃食，
为的是品足新粮那份醇香。可
做多味鲜花生、青毛豆，摘上几
大捧白胖胖的花生、青莹莹的
毛豆荚，洗净之后放上红艳的
鲜花椒、大茴香，加盐加水微火
慢煮，一缕缕鲜味儿挡不住地
直钻鼻孔。作为农家精美的小
零食，大人、小孩都喜欢吃，那
风味爽气得很、美气得很哩。还
可做水煮青玉米，挑拣几穗鲜
嫩的玉米棒子，不能太嫩也不
能太老，剥去外层的老皮，只留

下一两层白里泛青的内皮，然
后入锅水煮，青玉米的香味儿
一波一波漫过来，诱得人唾液
潜溢。剥去皮儿，玉米那种鲜亮
的嫩黄让人有些吃惊，细嚼起
来甜香、筋道，余香绕舌。

另一种小吃有些粗俗、拙
朴，在餐馆、饭店恐怕难登大
雅，不过，那风味却特别迷人，
这便是秋日烧烤了。鲁南乡下
的烧烤大致有两种，一种是野
外烧烤。这多是放了秋假的乡
下孩子们的把戏儿，花生是刚
从田里扒出来的，还带着一层
湿润的泥土，青玉米要用采来
的荷叶裹了，老地瓜要用干净
的河泥糊上，有时还要爬上果
树偷摘下一些毛栗子、硬核桃。
蓝天白云下燃一塘野火，火势
减了几分后，把准备烧烤的物
儿投入火塘，慢悠悠地烧烤呗。
乡下孩子们很有心数，先吃易
熟的花生和其它干果，再吃晚
熟的玉米、地瓜，那味儿特爽，
能品出泥土的芳香、阳光的韵
味儿。另一种烧烤，我美其名曰
“灶烤”或者叫“鏊底烧烤”。我
们这地方庄户人家的主食是煎
饼，家家户户隔三差五地就要
烙一回，烙煎饼后鏊子底下的
余火不能浪费了，所以一些有
心计的母亲喜欢把采收来的玉
米、地瓜、花生之类秋果实，埋
入灶火中烧烤，让家中孩子尝
尝新鲜，打打牙祭。这种烧烤味

儿更醇，比如秋地瓜，灶烤后外
皮爽脆内里甜软，还溢出黄澄
澄的甜汁儿，直甜到心里，孩子
们贪恋着哩。

农家饭远不止于此，花样
儿层出不穷。吃过新粮煎饼吗，
秋里新产的玉米、小米、高粱淘
洗干净，上磨磨成糊糊，烙制出
金灿灿、红亮亮的新粮煎饼，吃
起来绵软耐口，新粮那股醇正
的芳香连绵不绝，令人回味无
穷；品过杂粮干饭吗，用新产的
豇豆、赤豆、黑豆、绿豆，掺了我
们这地方新脱出的姜湖大米蒸
成杂粮干饭，但见颜色鲜艳夺
目，豆香米香浓郁扑鼻，不用佐
菜食欲大振，愈嚼愈有滋味儿。

除干饭外，这地方的粥食
也较有特色，喝过小米南瓜汤
么，用马陵山区黄澄澄的小米
与南园一带硕大的老南瓜熬
汤，米汁金黄油亮，南瓜沙面
甜柔，吃起来香喷喷、甜津津，
滋润养人，久食不厌；尝过油
栗干果粥吗，把晚秋的郯城大
油栗去壳磨成面儿，与新产的
大红枣、核桃脑、甜杏仁、野梨
片一道煮制甜粥，食之滑爽香
糯，润喉生津，梦里都留有干
果粥的那份余香哩。
这地方秋季的农家菜更是别具
一格，风味独特。简朴随意的，
要数秋菜蘸红酱和盐渍韭花黄
瓜了。家乡那些巧手的婆婆、
大嫂秋里尤善晒制红酱，这种

用鲜花椒和焐透的煎饼精心晒
制而成的红酱浓稠晶亮，竹筷
挑起来绵延不断，远远就能嗅
到浓浓的酱香。采摘菜园里青
嫩的豆角、鲜爽的大葱、红艳
的辣椒、水红的萝卜，洗净之
后，用这些鲜物儿蘸酱，卷入
绵软的新粮煎饼品食，朴素简
捷，透爽贴切。老秋时节，乡人
还喜欢腌制一种家常小菜，采
收粉白的韭菜花、鲜嫩的油皮
黄瓜、蔓长的白眉豆、紫黄的
新姜，拍碎后用盐稍腌，这几
样鲜物儿相辅相成，那味儿爽
得令人啧啧咂舌，佐酒下饭，
甭提多美了。

家乡人在吃的方面往往别
出心裁，除善制这些有滋有味
的小菜外，烹炒煎炸之类大菜
也不逊色。场地边、院前院后
养了一夏的小公鸡长得肥嘟嘟
的，刚会捏着嗓子学打鸣儿，
味儿正足哩，家里来了贵客，
撵捉宰了，开膛破肚收拾妥
当，烹制成香醇美艳的酱爆童
子鸡，那样的风味令客人受用
着哩，品也品不尽。稻田里养
殖的青蟹，河湾里放养的红
鲤，在阵阵金风里已长成了气
候，网捕篓捉，烧一道鲜美绝
伦的沂河红鲤，蒸一盘肥嫩爽
口的稻田青蟹，在豆棚瓜架
下，蝈蝈声声里，把酒话桑麻，
品秋唠光景，这样的意境让远
来的客人流连忘返……

■看图老济南

特色早点
文/图 姜振民

“五香甜沫”是正宗的济南小吃，也是当地的特色早点。做甜沫
先要选当年新鲜上好的小米，浸泡后磨成小米糊，熬煮时加花生米、
大豇豆、炸豆腐丁、豆腐丝、粉条、细嫩的菠菜叶及炝锅的姜、葱末及
胡椒面、五香面提味，再加少许香油，从锅里往碗里盛时要用长把木
勺。如加一套烧饼果子，外带一个茶鸡蛋，就是济南人一顿美美的早
点。

如今，这正宗的甜沫只有杆石桥回民小区还有一两家，济南的
早点市场早已被云南米线、兰州拉面、苏北辣汤等外地小吃占领，甜
沫已经有其名无其实了。


